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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之神：壮族蚂�节中的蛙崇拜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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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蚂�节是壮乡独特的传统节日，亦是稻作生产与蛙崇拜交融的文化代表。其起源神话赋予蛙以雷神之子的天神
血统、保护稻作和家园的功能化神格与有限肉身和无限神力共生的双重身份，将蛙的生物特性转译为神圣符号，
进而为蛙崇拜提供合法性依据；请蚂�、游蚂�、孝蚂�、葬蚂�的仪式流程，则将稻作生产的生态节律、生
产协作与风险管控转化为象征性信仰展演。究其根本，壮族蛙崇拜源于人们应对稻作生态脆弱性的心理诉求，
通过将蛙塑造为可操作的神圣媒介，在节庆仪式中增强对自然环境的掌控感，维系自然敬畏与生产理性的动态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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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呱呱叫，大雨就要到。”“蚂�”1是广
西方言中对“青蛙”的称呼，其在壮族文化语境中
占据着尤为重要的地位，作为守护庄稼的“稻之神”
而深受壮族人民的敬仰。论及壮族人民的蛙崇拜，
最典型的代表当属红水河流域流行的一种古老而独
特的传统节日——蚂�节。

综观学界，在蚂�节研究方面，蚂�节在壮族
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得到广泛认可[1]，其稳定思想、促
进团结、传承文化的社会功能[2]在当下发挥着正向作
用。蚂�节仪式是不可多得的人类学研究宝库，从
文化人类学分析，杀死蛙婆的葬蛙仪式是一场祈祷
平安兴旺的杀祭[3]；从教育人类学分析，蚂�舞发挥
着德智体美劳五育的多元教育功能[4]；从身体人类学
分析，蚂�节仪式的一系列身体实践促进了身体规
训和社会联结[5]。作为首批国家级非遗，蚂�节的传

承面临着民众重视度低、仪式核心认知错位、节日
基础设施损毁等困境[6,7]，亟需政府主导建立有效保
护机制，加大资金扶持和社会宣传，应用现代科技
适应数字时代潮流[8]，提升全社会保护和传承意识。
关于蛙崇拜的研究，壮族蛙崇拜依托于诗歌故事、
绘画雕塑、音乐舞蹈、节庆器具等多重表现形式[9,10]，
各学者从蛙纹铜鼓[11]、花山岩画[12]、山歌歌词[13]、
蚂�舞[14]等具体艺术形态切入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
究。研究视角上，从概念界定的角度思考，蟾蜍崇
拜也应纳入壮族蛙崇拜范围[15]；由性别视角分析，
壮族蛙图腾承载着浓厚的女性崇拜意识[16]；从国别
视角出发，中泰两国不同的蛙神传说传递出相似的
蛙崇拜文化[17,18]。

学界对蚂�节和蛙崇拜的研究成果颇多，也不
乏将二者并置探究者。然而，多数论文虽对蚂�节
进行了系统介绍，研究重心却普遍倾向于仪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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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起源神话缺少深入细致的人类学阐释；亦未紧密
联系稻作文化和蛙崇拜心理，对蚂�节神话与仪式
作整体性分析。由此，本文以蚂�节为抓手，对壮
族蛙崇拜进行神话与仪式的双向解析，深描壮族蛙
崇拜下的稻作文化逻辑。

一、神话叙事：从寻常生物到蛙神的符
号构建

蚂�节，又称“蛙婆节”，通常从每年农历大
年初一开始，至二月初一结束，历时一整个月。在
此期间，许多壮族村寨都要举办相关的祭祀活动，
以祈求新的一年社稷平安、五谷丰登。关于蚂�节
的来源众说纷纭，壮族民间至今仍流存着多重神话
版本2，以下选取三则流传较为广泛的神话进行介绍
分析。

（一）孝母杀蛙说[9]：生态伦理失衡与稻作秩序修
复

从前有一个孝顺的壮族小伙名叫东林。母亲的
病逝令他悲痛不已。当时有一种食老人的风俗习惯，
东林对此极为反感，便把母亲尸体偷藏起来，心里
既悲伤又担忧。屋外的蚂�闻讯也为他难过，日夜
“呱呱呱”叫个不停。东林不知情反而心生烦躁，
烧了一锅开水泼向蚂�，把蚂�烫得死伤无数。从
此，蚂�不叫了，天也不再下雨了。族人去问祖神
布洛陀3、姆洛甲4，才知道大祸临头——原来人间的
蚂�都是雷王之女蛙婆神的化身，东林用开水烫蚂
�这一行径得罪了掌管雨水的蛙婆神。因此，东林
必须为死去的蚂�送葬才能求得蛙婆神的原谅。东
林为自己的不敬行为后悔不已，便在农历大年初一
敲起铜鼓，请蛙婆神回村过年，还组织千人队伍为
死去的蚂�举行隆重的葬礼。蛙婆神这才原谅了东
林。此后，当地又恢复了风调雨顺，人们又过上平
安美好的日子。

在这则神话中，蛙为人哭丧，是通人性的动物，
又引发旱灾，是通神性的生灵。东林因丧母之痛而
迁怒于蛙，实则是将个体的情感焦虑投射到自然秩

1“guai”为方言音，无确切对应汉字。目前学界有“蚂拐”、“蚂
�”两种说法，本文认为后者更符合方言原意，故统一采用“蚂�”
说法。
2除以下三则神话外，民间还存在着其他版本：雷神降蛙于地说，即
青蛙因说出雷神玩忽职守的真相而被罚至人间；土官大病迁坟说，即
土官葬母时烫死青蛙导致自己大病难愈，遂迁坟葬蛙使当地财主们倾
家荡产；神蛙立功为王说，即蛙神投胎于人世立下战功，褪去蛙皮践
位为皇帝；骆吉平定蝗灾说，即蚂�星转世骆吉指挥青蛙消灭蝗
虫……
3布洛陀，壮族神话中的始祖，是创造世间万物和专司人类安乐的男
神。
4姆洛甲，壮族神话中的始母，是生育和保护人类的女神。

序中，把蛙鸣这一雨季将至的生物信号，误读为对
丧仪的干扰。这种人蛙关系的破裂直接导致旱灾，
揭示出传统稻作社会已认识蛙与降水之间的关联，
即蛙是靠皮肤呼吸的动物，气温湿度的变化能引起
蛙鸣高低的不同。另一句壮族农谚“蚂�声哑，田
好稻把，蚂�声响，田好荡桨”正印证了这一点。
拟人式葬礼的引入，是人们对破坏生态伦理的反省
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唯有通过仪式赎罪，才
能恢复稻作生产秩序。

（二）缅怀将军说[19]：农业丰产神向家园守护神
的升格

传说盘古开天辟地之后，人世间一片混沌、灾
难四起，还没有形成时间、耕作的秩序。自从蚂�
下凡驱害灭瘟，大地才开始风调雨顺、四季分明，
人们步入春种秋收、井然有序的生产生活。在大年
初一拣祥石5之时，一户李姓人家偶然发现了降于人
间的蚂�，好心将其带回家中精心侍奉。七七四十
九天之后，蚂�摇身一变，化身为一个能文能武、
通晓万事的英俊小伙，被人们尊称为“龙皇宝”。
时逢壮乡遭遇外族入侵，村寨一片生灵涂炭。龙皇
宝应征入伍，带领兵马奋勇杀敌，不足两月便杀净
外敌、平定战乱。龙皇宝立下赫赫战功，随即被赐
官“镇殿大将军”，并诏封为驸马。而就在要与公
主成婚之时，他褪下的蚂�皮不慎被人烧毁，龙皇
宝也因此死去。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龙皇宝对壮乡
的功德，弥补烧毁蚂�皮的过失，由此定下了蚂�
节。

以上神话中，龙皇宝在人、蛙、神之间的身份
流动，映射着壮族对稻作安全的多维焦虑。在稻作
生产方面，人们担心耕作失序、旱涝歉收，龙皇宝
便化身丰产之神，为人间带来风调雨顺。“龙皇宝”
之名本身也蕴含深厚寓意，“龙”主水，“宝”喻
财，整体具有祈求稻产丰饶之意。在军事防卫方面，
人们须抵御外敌侵扰，龙皇宝又转化为军事英雄，
带领壮族人民守护共同的家园。龙皇宝的出现缓解
了壮族人民生产生活中的两大生存焦虑，其代表的
蛙神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随之升格，由稻作农业丰
产之神进一步拓展为壮乡家园守护之神。

（三）请蛙求雨说[20]：生产理性与人神契约的
博弈

相传远古时代，红水河一带遭遇大旱，河流干
涸，庄稼枯黄。人们多次请求雷神降雨而无果，整
个大地依然笼罩在干旱的阴影当中。面对日益严重
的旱情，人们只得去寻求创世始祖布洛陀的帮助。

5祥石：古时，壮人在正月初一会到河边或井边洗脸、喝水，以求风
调雨顺、万事如意；拣一颗石子回家以求招财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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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陀听闻人间的困境却表示爱莫能助，告诉
人们：“你们应当去找蚂�，他是雷神的儿子。只
有蚂�出面，雷神才会相信你们的请求。”于是，
人们赶忙找来了蚂�，没想到蚂�也不愿开口。人
们便给蚂�杀猪宰羊，献上珍馐美酒，甚至把蚂�
放在铜鼓上虔诚地供奉。蚂�被这样真挚的心意打
动，最终同意为人们向雷神喊话求雨。雷神听闻蚂
�的请求才终于下令降雨。此后，人们每年都会祭
拜蚂�，并保留了铜鼓上的蛙纹和塑像，一敲起铜
鼓便能请神降雨。此则神话的核心在于仪式性谈判
机制的建立。当直接请求雷神降雨失败后，人们在
布洛陀指引下以蛙作为中介与雷神沟通，将信仰行
为锚定于可观察的自然实体，实现了从全然依赖超
自然力量，到结合祭拜蚂�这一实用手段的转变。
蚂�被打动的拟人化叙事，实为将自然规律包装为
可控的伦理关系，缓解人们对气候无常的焦虑。蚂
�需接受供奉才同意求雨，神意响应需以人类付出
为前提，这种以一定物质消耗换取良好预期收益的
行为逻辑，与稻作社会“劳动-收获”的生存逻辑同
构。由此，壮族人民基于稻作生产需求形成的实用
主义逻辑，与通过祭拜仪式与神灵建立的互惠关系，
在实践中形成了动态平衡——既依赖超自然力量解
决生产难题，又通过祭拜仪式将神意纳入可控范围。

二、角色塑造：蛙神崇拜下的民族心理
（一）蛙的“中介者”角色：沟通天地人神的
中枢纽带

在壮族宇宙观中，天地人神并非割裂的存在，
而是可以通过特定媒介实现能量交换的。在以上三
则神话传说中，蛙便是贯通自然界、人的世界、神
的世界的三界枢纽：在“孝母杀蛙说”与“请蛙求
雨说”中，蛙被明确赋予“雷神之子”的神圣血统，
是以血缘为联结的天人中介。这种血缘定位使其突
破凡俗生物的限制，成为天神意志在人间的载体。
雷神作为雨水的主宰者，其神性通过蛙的躯体向人
间渗透。由此，蛙鸣不仅是声波振动，更是天神语
言的转译。东林烫死群蛙导致天旱，实质是切断了
天神与人间的链接；而“请蛙求雨说”中布洛陀强
调只有蚂�能请动雷神，则凸显蛙作为与神界沟通
的唯一合法渠道的不可替代性。在“缅怀将军说”
中，龙皇宝的形象又展现这一中介者角色的动态性，
其“天神下凡→蛙形化身→人间英雄→死亡回归”
的生命轨迹，本质是神性借蛙形在天地间的循环流
动。褪下的蚂�皮作为神格凭证，既是联结天地的
信物，也暗示着中介者必须维持双重性的形态才能
履行职责。

（二）蛙的“双重性”身份：有限肉身与无限
神力的矛盾共生

除“中介者”角色外，蛙的神话形象始终游走
于自然法则与超自然逻辑之间，展现出脆弱生物性
与强大神格性的辩证统一。例如在“孝母杀蛙说”
中，群蛙虽能被凡人烫死，亦能引发天神震怒、影
响阴晴旱涝。这种悖论指向壮族文化对神圣性的特
殊理解，即中介者的神力不因其生物躯体的脆弱而
减损，反而通过肉身的有限性凸显出神意的超越性。
“请蛙求雨说”中，蚂�需牲畜献祭和美酒佳肴才
同意求雨，这一情节并非是在指摘其贪恋口腹之欲，
而意在彰显人神契约的互惠本质。此外，在“缅怀
将军说”中，龙皇宝的身份流动，揭示了壮族文化
对蛙双重性身份的认知：当其以人形建立功业时，
必须隐藏其神格凭证蚂�皮；而当人为破坏其生物
形态，即烧毁蚂�皮时，神性身份也随之消亡。换
而言之，生物形态是神格存续的物质基础，二者相
互依存、不可分割。

（三）蛙神形象背后的崇拜心理

在蛙的中介者角色和双重性身份下，蛙的生理
特征和生物本能被系统转译为神圣性符码：其声带
震动引发的鸣叫被解读为雷神传讯和降雨预兆，其
捕食害虫的天性成为维护稻田生长的守护神职，其
水陆两栖的生存能力升华为贯通天地的神圣特权。
一方面，蛙的这种在地神性为壮族人民感知神力提
供了具象化实体，从而降低了信仰的门槛。人们不
必再祈求虚无缥缈的天神，而只需把握蛙这一调控
晴雨的生物指示器。伤害蛙即为挑战天神权威，崇
拜蛙便可修复人神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蛙与壮族
的核心生存需求紧密联系，蛙崇拜被赋予了祈雨抗
旱、保护稻作的功能。神圣叙事与实用理性的交融，
使蛙崇拜不只是一种抽象信仰，更是一种生存策略。
蛙脆弱的生物性要求人类主动提供庇护和供养，而
这一需求又反向给予人类通过仪式换取利益的谈判
空间。可以说，神话传说将蛙塑造为可操作的神圣
媒介，其血缘权威性保障崇拜合法性，功能化神格
赋予崇拜实用性，而双重性矛盾则维系人神契约的
平衡。由此，蛙从神话中的象征符号，转化为了现
实中的崇拜客体，使得壮族人民可以通过崇拜仪式
掌控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三、仪式实践：蛙崇拜的具象化表达

壮乡蚂�节的具体仪式流程在各村各寨稍有不
同，但基本包含请蚂�、游蚂�、孝蚂�、葬蚂�
四个步骤。

（一）请蚂�
正月初一天刚亮，一阵阵有节奏的铜鼓声便响

透晨雾。鼓面四周的立体蛙雕以蓄势之姿震动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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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声波频率暗合春雷波长，是对土地生殖力的声学
召唤，也是宣告蚂�节开始的号角。村民纷纷醒来，
妇女小孩起床浣洗衣裳、准备吃食；男性青年则跟
随蚂�父6，敲着锣鼓到田野里挖泥土、翻石块，寻
找还在地下冬眠的蚂�。这一触觉仪式，同步启动
了唤醒冬眠蛙类的自然时序与备耕整地的农事程序。
第一个找到蚂�的人将与蚂�“成婚”，故称为“蚂
�郎”（见图 1）——这一拟亲缘关系并非私人婚约，
而是稻作社区委托其担任丰产中介的公共职责，从
而将蛙神纳入人类亲属网络，将不可控的降水转化
为亲属义务。对于蚂�郎而言，这是至高无上的荣
誉，意味着他将在新的一年里行大运。蚂�郎兴奋
地高声呼喊、通报众人，再放七声土炮向雷神报喜，
表示他已成为雷神新晋的女婿。

众人听到炮声蜂拥而上，希望沾沾蚂�郎的好
运。随后，蚂�郎在人们的欢呼和锣鼓声中，毕恭
毕敬地将蛙神请回村寨。

（二）游蚂�
把蛙神请回村后，男女老少汇聚在蚂�亭7下，

各家各户祭酒烧香以表敬意，先请师公8或村老唱念
一番，赞颂蚂�为人造福的功德，再由蚂�郎虔诚
地将蛙神殓入金竹棺里。这金竹棺由一节金黄色的
竹筒制成，竹筒中空的结构象征土地对生命力的吞
吐，其色泽则直指稻穗成熟的视觉记忆。随后，由
蚂�郎牵头，带领孩子们抬着金竹棺游村串户，到
各家贺新年、道祝福。每至一家，孩子们便用壮语
齐唱蚂�祝祈歌：

咯——呀！
婆婆来祝贺，你家喜事多。云在头上转，雨在

你田落。
彩云送绸缎，雨水化金漠。一禾生九穗，一穗

九斤多。
种棉变银花，栽树结甜果。养鸡变金凤，养牛

生龙角。
病灾风吹散，全家亨安乐。姑娘美如花，老人

高寿多。[21]

祝祈歌歌词更加明显地透露出稻作丰收的祈愿
意味。开篇将蛙神拟人化为“婆婆”，拉近人神距
离，赋予自然力以亲切的亲属身份。之后以雨水、
作物、家畜为核心，逐层展开农业全要素的吉祥叙
事：“云转”和“雨落”将气象规律转化为神意可
控的精准施与；“金漠”即丰收时节稻浪翻滚的田
野；“九穗”“九斤”的夸张修辞，同“九重天”
宇宙观一样象征着极致，传达对稻作增产的极致渴

6通常由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或歌手担任，负责组织策划蚂�节活动，
保证仪式流程合乎传统规范。
7即凉亭，是各村寨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
8广西部分地区对“巫师”的称呼。

望；“银花甜果”“金凤龙角”则是祝愿经济作物
长势喜人、家禽养殖六畜兴旺；病害、灾异成为可
被“风吹散”的具象物质，通过语言祈使实现象征
性净化。最后从生产扩展到生活，祈求健康、美貌
与长寿，覆盖人生周期的终极理想。

蛙神带着如此美好愿景，在新年伊始登门祝贺，
可谓是千金难买、吉祥如意的做法。各家主人听完
祝祈歌喜笑颜开，纷纷端出米、钱、糍粑或彩蛋，
奉献给蛙神以表示答谢（见图 2）。由蛙神保佑的
丰收所得，又以这种形式回馈于蛙神。相传，“游
蚂�”所获熟食具有神性，吃了能吉祥如意、交上
好运，称为“百家粮”、“吉祥粑”、“天女蛋”，
为参加陪游者所分享。各户馈赠的钱粮，则汇集作
为举办蚂�节的开支[13]，将个体资源通过仪式聚合
为共同体生存保障，成为稻作社会风险共担机制的
缩影。

（三）孝蚂�

白天游村拜祝各家之后，晚上村民们就把金竹
棺供奉在蚂�亭中。从大年初一到正月末的一个月
里，各家各户每天晚上都相聚于蚂�亭下陪伴蛙神，
名曰守孝，实为狂欢。老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摆
古”9，一遍又一遍向后生讲述布洛陀创世开田、姆
洛甲驯化稻种的神话故事，使得农闲时的娱乐活动
成为生产伦理的教化场域。年轻人跳起蚂�舞和铜
鼓舞，以身体语言再现了播种、驱鸟、收割等典型
的农作场景。摆动斗笠模拟插秧遮阳，抖动米筛复
现扬谷筛糠，撞击竹筒比拟舂米捣粑……这些舞蹈
动作既是对生产技能的代际传递，也是在通过神圣
语境强化劳动纪律。孩子们追逐打闹，扮成牛羊、
老虎等各种动物玩耍逗趣，展现家畜助耕、驱赶害
兽的生存智慧，在游戏中植入驯化自然的代际记忆。
有些村寨还会举办夜歌圩，或称“蚂�歌会”（见
图 3），喜好唱歌的人们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
欢聚一堂共同歌唱蛙神、歌唱新春，将劳作艰辛升
华为诗意审美，缓解日复一日的农耕疲乏。蚂�亭
下的狂欢悄然转化为农耕知识的身体教科书，在各
取所乐中寓教于乐。

（四）葬蚂�
经过一个月的游蚂�、孝蚂�仪式，按照传统

惯例将在正月末下葬蛙神。也有部分村寨择定鼠日
埋葬蛙神[22]。鼠乃地支之首，代表时序循环的开端，
择鼠日下葬也有镇逐鼠类，保护稻谷不受鼠害之意。
一村葬蛙神，远近同贺，男女同往，涌向葬蛙神的
村屯去对歌看热闹。主寨杀鸡鸭、煮腊肉、染红蛋、
酿米酒、包豆腐圆、蒸五色糯米饭，设宴招待亲友
贵宾。宴席丰俭已成为村寨间土地生产力的隐形竞

9广西方言，意为讲述古老的传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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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宴毕，蚂�郎和数名青壮年抬着金竹棺，身着
盛装的男女老少紧随其后，敲锣鼓、放鞭炮，一同
前往稻田的葬蛙场。葬前，先由师公祝祷（见图 4），
然后由蚂�父打开头年下葬的棺木，验看骨骸：骨
色金黄，象征风调雨顺，稻谷丰收；骨色银白，预
示棉花大丰收；骨色乌黑，则年景不佳，需预防旱
涝。其实，金黄可能代表腐殖质丰沃，银白可能预
示地下水偏碱性，乌黑则可能指向土壤贫瘠板结—
—占卜仪式将复杂生态指标简化为视觉预兆，以神
话语言记录世代积累的农事经验。最后，众人齐唱

蚂�歌，由蚂�父将新接的蛙神埋下，各家各户献
上祭品、焚香祭拜，祈祝蛙神顺利升天，为人间赐
福消灾。

四、文化逻辑：崇拜仪式中的稻作基因
蚂�节的仪式流程并非单纯的蛙崇拜信仰展演，

仪式中的物体、行为和事件整体传达着壮族稻作文
化的象征意义[12]，其本质是壮族稻作农业社会对生
产需求的系统性回应。

图 1第一个找到蚂�的人（图片来源：广西民俗摄影协会）
Fig.1 The first discoverer of Ma Nuo

图 2“游蚂�”中各家馈赠的钱粮（图片来源：广西民俗
摄影协会）

Fig.2 Money and grain donated by families in "You Ma Nuo"

图 3村民在夜歌圩中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图片来源：广西
民俗摄影协会）

Fig. 3 Villagers singing and dancing around a bonfire at the
Night Song Fair

图 4师公在蚂�下葬前吟唱祝祷词（图片来源：广西民俗
摄影协会）

Fig. 4 A shaman chanting prayers before the burial of Ma Nuo

从生态节律的遵循到劳动协作的规训，再到风
险管控的预演，仪式中的符号象征体系始终围绕稻
作生产逻辑展开。这种文化编码既是对自然规律的
适应性表达，也是对社会秩序的象征性维护。

（一）生态节律的仪式化编码

通过对仪式时空的精心设计，壮族人民将稻作
生产的生态规律转化为可感知的神圣秩序。在时间
象征方面，从正月初唤醒青蛙的“请蚂�”到正月

末杀死青蛙的“葬蚂�”，整个蚂�节的仪式流程
都恰好处于稻作周期中的休耕待春阶段。此时岭南
地区正值春雨将至、万物复苏之际，唤醒冬眠中的
青蛙，意味着唤醒土地、启动稻作时序；埋葬青蛙
则“同‘杀死谷精’的西方民俗一样，是祈求人类
自身增殖和促使大地增殖的仪式”[16]。在空间象征
方面，金竹棺巡游村寨的路径则暗含稻作文化空间
的神圣分野。从稻田寻蛙到村户游蛙，再回归稻田
葬蛙的循环轨迹，构建出生产性空间与生活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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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互网络，形成稻田向村寨供给粮食作物、村寨
再向稻田回赠稻米的生态能量闭环。这种时空符号
的嵌套，使仪式成为指导农耕的生态历法，确保耕
休行动与自然节律的深度同步。

（二）生产协作的神圣化规训

稻作农业高度依赖集体劳动，这在蚂�节仪式
中被转化为了社区协作的象征性操演。在身体记忆
生成方面，蚂�舞中的程式化动作，完成对劳动技
术的身体铭刻。通过肌肉记忆习得的插秧节奏、扬
谷力度与灌溉协作，使农耕技能在舞蹈动作中超越
语言传授，成为代际传承的缄默知识。在生产伦理
教化方面，老人摆古将稻作起源与创世神话并列，
赋予稻作生产以创世同等的重要意义。耕作不仅是
维持生计的手段，更是继承始祖遗训的神圣使命，
从而加强劳动过程中的精神指引。在时间政治构建
方面，长达一个月的守孝期通过仪式性时间垄断，
使社区在农闲娱乐的同时仍专注农耕准备，强化了
稻作生产在文化价值序列中的至高地位。在风险应
对机制方面，“百家粮”的共享制度将分散的个体
资源通过仪式再分配，聚合为集体所有的公共资源。
这种物质再分配实为应对农耕风险的互助传统在信
仰层面的投射，构建起稻作共同体的伦理秩序。

（三）风险管控的象征性预演
俗话说，庄稼汉看天吃饭。面对稻作生产的高

度不确定性，壮族人民通过蚂�节构建了一套稻作
危机缓释系统。在仪式符号方面，祝祈歌中吟诵“病
灾风吹散”的内容，将抽象不可控的自然灾害具象
化为可驱逐的实体，在语言象征层面实现对病虫害、
旱涝天灾等稻作威胁的恐慌消解；择定鼠日下葬蛙
神的传统，则是融合了生物防治与象征祛灾，以神
圣秩序的重构来缓解生物灾害的防治焦虑。在祭品
选择方面，腊肉制作依赖盐渍风干技术，体现了稻
作社会对食物存储的重视和防腐的智慧；染红的鸡
蛋既象征太阳能量，也暗合“以卵引谷”的顺势巫
术思维，即卵的繁殖力被转喻为稻谷的丰产潜能。
此外，葬蛙时师公验看骨骸的环节，也构成了风险
预警机制。通过将土壤肥力、水质酸碱度等专业知
识，转化为可观察的颜色符号，使普通农人无需掌
握科学知识，即可通过仪式参与风险决策，在象征
层面完成对生产危机的预知和预备，在科学解释缺
席的前现代社会中，为农业实践提供逻辑自洽的指
导方案。

结 语
壮族蚂�节作为蛙崇拜的文化载体，深刻揭示

了稻作文明与自然信仰的交织交融。壮族人民将蛙
从寻常生物升格为稻之神，绝非偶然的信仰选择，

而是对稻作生产需求的文化回应。通过对蚂�节起
源神话与仪式实践的双向解析，可见蛙崇拜实为壮
族在长期农耕实践中形成的生态智慧与生存策略的
结晶：神话叙事与蛙崇拜心理相互作用，将蛙塑造
为天地能量的传导枢纽，构建了一套以蛙为中介的
应对稻作风险的符号系统。这本质上是对自然不确
定性的象征性驯化，即当降水、虫害等不可控变量
被编码为可操作的信仰叙事时，壮族得以通过仪式
增强对生态的掌控感。仪式实践进一步将神话符号
具象化为文化行动。从“请蚂�”唤醒土地，到“葬
蚂�”回归稻田，仪式时空始终与稻作节律深度咬
合；“百家粮”共享与骨骸占卜，则是对粮食安全
焦虑的符号化回应。即便在“孝蚂�”的娱乐环节，
播种舞的肢体语言与创世神话的口头传承，仍在潜
移默化中强化着农耕伦理。可见蚂�节的仪式并非
对自然的被动模仿，而是通过文化赋义将生态规律
转化为集体记忆，使脆弱的稻作系统获得永恒性的
文化庇护。

究其本质，蚂�节更深层的文化逻辑在于通过
信仰实践实现了多重关系的动态平衡。在自然维度，
它一方面通过蛙食害虫的生态功能保障稻作生产，
一方面以葬蛙仪式象征性弥补对蛙类生存空间的侵
占。在社会维度，它以共享仪式强化社区协作，充
分调动稻作生产所需的人力资源。在精神维度，它
既以神话叙事延续稻作文明，又将气候变化等不确
定因素转化为可预演的符号系统，维系着农耕共同
体的心理稳定。这种“人-神-自然”的互惠体系，使
壮族在敬畏自然的同时，也创造出与生态共生的文
化记忆。当蛙纹铜鼓在节庆中被反复叩响时，鼓声
震荡的不仅是物理空气，更是一个民族用千年智慧
谱写的生存法则。蚂�节由此超越了民俗活动的表
层意义，成为壮族稻作文明自我延续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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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d of Rice: An Analysis of Frog Worship on the Frog Festival
of Zhuang Nationality

Kong jun1，Jiang Shijie1

(1.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Abstract: The Frog Festival is a unique traditional festival of the Zhuang people and a cultural symbol of the fusion
between rice cultivation and frog worship. Its origin myths endow the frog with a divine lineage as the son of the
Thunder God, a functional divine status as a protector of rice crops and homes and a dual identity characterized by a
finite physical form infinite divine power. This transforms the frog’s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to sacred symbols,
thereby providing a basis for the legitimacy of frog worship. The ritual sequences of “Inviting the Frog” “Parading
the Frog” “Honoring the Frog” and “Burying the Frog” transform the ecological rhythms, cooperative labor and risk
management inherent in the rice-growing process into symbolic expressions of faith. Fundamentally, Zhuang frog
worship stems from people’s psychological need to address the ecological fragility of rice cultivation. By shaping
the frog into a manageable sacred medium, they enhance their sense of control over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during
festive rituals, thereby maintaining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reverence for nature and rational production
practices.
Keywords: Zhuang nationality; The Frog Festival; Frog worship; Rice culture


